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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堂
中
央
，
除
了
逝
者
的
遺

照
，
還
擺
放
了
他
八
十
九
歲
母

親
的
心
形
花
圈
，
上
書
給
愛
兒

的
心
聲
：
﹁
永
恆
的
愛
﹂。

我
給
這
四
個
字
怔
住
了
。
白

頭
人
不
送
黑
頭
人
；
她
沒
有
出
現
，

但
認
識
他
們
的
人
都
知
道
這
位
母
親

對
兒
子
的
愛
。
他
們
相
依
為
命
，
直

至
兒
子
成
家
並
遠
洋
留
學
，
他
們
才

分
開
八
年
。
期
間
她
在
香
港
為
兒
子

照
顧
他
的
小
兒
子
，
並
打
點
家
居
一

切
，
從
未
發
出
怨
言
。
兒
子
回
來

了
，
母
親
繼
續
默
然
做
她
可
能
做
及

該
做
的
事
，
令
兒
子
放
心
。
傳
言
說

兒
子
在
外
頭
發
生
許
多
事
情
，
她
對

於
他
的
一
切
從
未
過
問
，
就
是
要
令

他
放
心
。
朋
友
說
他
生
病
之
前
半

年
，
有
次
在
銅
鑼
灣
街
口
，
見
他
一

手
挽
㠥
母
親
，
一
手
拖
㠥
長
長
的
行

李
走
過
馬
路
，
像
要
遠
行
。
他
母
子

倆
的
確
走
過
很
遠
的
路
，
但
自
他
出

生
以
來
到
他
去
世
的
六
十
多
年
，
他

們
便
是
永
遠
的
母
與
子
；
永
恆
的
愛
，
超
越
悼

念
之
情
。

新
聞
圖
片
：
反
同
性
戀
歧
視
運
動
台
上
，
趙

式
之
親
㠥
母
親
姚
煒
的
臉
。
她
不
能
苟
同
女
兒

的
性
取
向
，
但
母
女
血
濃
於
水
的
愛
，
蓋
過
了

分
歧
、
差
異
與
一
切
的
選
擇
，
母
親
除
了
說
會

一
生
愛
護
女
兒
，
再
難
以
說
其
他
。
養
兒
一
百

歲⋯
⋯

又
是
永
恆
。

一
對
夫
婦
分
手
。
女
的
一
直
愛
顧
共
同
收
養

的
三
隻
寵
狗
，
但
在
他
離
家
五
十
天
以
後
，
記

起
當
初
他
不
要
孩
子
要
養
狗
的
決
定
，
然
後
發

覺
狗
兒
們
因
不
見
他
而
脾
氣
暴
躁
，
鬱
鬱
寡

歡
，
便
毅
然
叫
了
一
部
計
程
車
，
把
狗
全
數
送

到
他
家
，
從
此
不
要
記
掛
，
並
把
所
有
狗
兒
的

照
片
毀
掉⋯

⋯

。
不
是
人
狗
殊
途
，
只
是
永
恆

的
愛
，
人
間
幾
何
。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永恆的愛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很
多
年
前
讀
︽
舌
華
錄
︾，
讀
到
這
樣
的
一
個

故
事
：
﹁
王
元
澤
數
歲
時
，
客
有
以
一
獐
一
鹿

同
籠
以
獻
。
客
問
元
澤
：
﹃
何
者
是
獐
？
何
者

是
鹿
？
﹄
元
澤
實
未
識
，
良
久
對
曰
：
﹃
獐
邊

者
是
鹿
，
鹿
邊
者
是
獐
。
﹄
客
大
奇
之
。
﹂
讀

後
隨
即
在
書
頁
上
摺
角
間
線
，
此
後
永
誌
不
忘
。

︽
舌
華
錄
︾
乃
明
人
曹
臣
所
編
，
收
錄
了
歷
代
妙

語
小
品
，
此
書
由
潘
之
恆
撰
序
，
以
﹁
慧
語
第
一
﹂

開
篇
，
卷
前
小
序
云
：
﹁
慧
之
在
舌
機
也
，
有
狂
智

之
別
焉
。
狂
之
不
別
有
智
，
如
智
之
不
識
有
狂
也
。

是
智
者
智
，
而
狂
者
亦
智⋯

⋯

即
智
者
不
自
如
，
而

狂
者
能
耶
？
乃
次
慧
語
第
一
。
﹂
慧
語
者
，
即
智
慧

的
雋
言
妙
語
。
書
中
尚
有
名
語
、
豪
語
、
狂
語
、
傲

語
、
冷
語
、
諧
語
、
謔
語
、
清
語
、
韻
語
、
俊
語
、

諷
語
、
譏
語
、
憤
語
、
辯
語
、
穎
語
、
澆
語
、
淒

語
，
計
共
十
八
卷
。

上
述
慧
語
並
無
任
何
禪
機
，
其
中
﹁
元
澤
實
未
識
﹂

五
個
字
已
道
明
底
蘊
，
此
子
說
在
獐
旁
邊
的
是
鹿
、
鹿
旁
邊
的

是
獐
，
大
抵
只
是
情
急
而
智
生
，
可
不
像
禪
語
那
樣
，
只
求
悟

而
不
求
解
。
此
慧
語
好
像
有
點
取
巧
，
但
細
味
其
中
意
思
，
倒

不
無
言
語
之
趣
。
一
獐
一
鹿
是
已
知
的
答
案
，
非
獐
即
鹿
，
非

鹿
即
獐
，
正
是
語
理
上
的
辯
證
法
，
妙
在
﹁
客
大
奇
之
﹂
四
個

字
。來

客
獻
一
獐
一
鹿
，
按
理
已
知
答
案
，
童
年
王
元
澤
沉
思
良

久
，
才
說
出
﹁
獐
邊
者
是
鹿
，
鹿
邊
者
是
獐
﹂，
來
客
此
時
才
以

﹁
視
﹂
證
﹁
聽
﹂，
果
然
無
誤
，
他
顯
然
無
暇
考
慮
語
理
邏
輯
，

才
會
落
入
王
元
澤
的
言
語
陷
阱
，
因
而
大
奇—

—

此
所
謂
得
魚

忘
筌
，
來
客
所
期
待
的
是
魚
，
殊
不
知
王
元
澤
只
給
他
一
個
捕

魚
的
筌
，
他
便
見
魚
而
不
見
筌
了
。
或
者
說
，
魚
其
實
早
已
是

筌
中
之
魚
，
只
待
耳
聞
之
人
以
烏
有
之
念
證
實
既
在
之
物
。

再
說
﹁
獐
邊
者
為
鹿
，
鹿
邊
者
為
獐
﹂，
說
法
上
與
符
號
學
似

有
暗
通
之
處—

—

符
號
的
意
義
並
不
是
獨
立
自
主
的
，
而
是
與

其
他
符
號
相
對
應
、
相
對
立
、
相
比
較
、
相
呼
應
，
從
而
產
生

橫
向
的
二
項
對
立
關
係—

—

沒
有
﹁
上
﹂
和
﹁
左
﹂，
﹁
下
﹂
和

﹁
右
﹂
的
意
義
便
不
明
確
，
沒
有
﹁
男
﹂
和
﹁
父
﹂，
便
無
所
謂

﹁
女
﹂
和
﹁
子
﹂
了
。
在
上
引
的
慧
語
裡
，
﹁
鹿
﹂
和
﹁
獐
﹂
正

是
二
項
對
立
的
特
定
處
境
。

話
說
八
大
山
人
為
︽
墨
山
水
軸
︾
題
絕
句
：
﹁
鹽
醋
食
何

堪
，
何
堪
人
不
食
。
是
義
往
復
之
，
粗
餐
邁
同
列
。
﹂
當
中
典

故
出
自
另
一
則
﹁
慧
語
﹂
：
﹁
盧
相
邁
不
食
鹽
醋
，
同
列
問

之
：
﹃
足
下
不
食
鹽
醋
何
堪
？
﹄
邁
笑
曰
：
﹃
足
下
食
鹽
醋
，

復
又
何
堪
？
﹄﹂
那
是
說
，
鹽
醋
猶
如
甜
辣
，
可
食
可
不
食
，
妙

在
笑
而
反
問
，
語
言
有
趣
，
皆
因
日
常
有
情
，
那
麼
，
各
嗜
其

味
、
各
適
其
性
就
好
，
甲
之
﹁
何
堪
﹂
不
一
定
是
乙
之
﹁
何

堪
﹂。︽

舌
華
錄
︾
是
好
書
，
據
南
京
師
大
文
學
院
古
文
獻
研
究
所

考
證
，
︽
舌
華
錄
︾
問
世
三
百
八
十
餘
年
，
迄
未
確
認
編
者
曹

臣
是
何
許
人
，
﹁
除
了
明
萬
曆
序
刻
本
外
，
近
現
代
主
要
有
民

國
初
年
石
印
︽
筆
記
小
說
大
觀
︾
本
、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
一
九

三
四
年
︶
上
海
新
文
化
書
社
排
印
本
及
次
年
上
海
大
達
圖
書
供

應
社
排
印
本⋯

⋯

其
中
尤
以
﹃
大
觀
﹄
本
最
為
通
行
。
﹂
我
手

上
的
一
本
，
正
是
據
﹁
大
觀
﹂
本
新
編
。

獐鹿與鹽醋
葉　輝

琴台
客聚

一
月
廿
九
日
便
是
鄧
麗
君
六
十
歲
的

齊
頭
冥
壽
︵
一
九
五
三
年
出
生
至
一
九

九
五
年
逝
世
︶
，
而
她
猝
然
離
我
們
而

去
，
至
今
年
五
月
也
整
整
十
八
載
。

一
個
溫
婉
柔
美
擁
有
天
籟
之
聲
的
歌

后
中
之
歌
后
，
當
然
是
教
人
懷
念
不
已
的
。
鄧

的
摯
交
好
友
中
，
林
青
霞
該
是
一
個
極
重
要
的

人
物
吧
，
一
個
是
歌
后
中
之
歌
后
，
一
個
是
影

后
中
之
影
后
。
有
一
個
時
期
︵
約
為
一
九
九
○

年
前
後
︶
兩
人
意
外
地
有
一
段
雙
方
空
暇
日

子
，
林
青
霞
正
要
結
婚
前
夕
，
鄧
麗
君
正
思
退

出
歌
壇
，
此
年
分
別
在
香
港
、
台
北
、
新
加
坡

和
巴
黎
都
買
了
房
子
，
阿
杜
正
笑
她
等
榮
升
五

國
業
主
，
她
就
帶
了
林
青
霞
赴
巴
黎
去
看
她
的

新
屋
，
途
經
康
城
，
兩
人
更
突
然
破
例
午
夜
時

分
雙
雙
赤
裸
在
康
城
天
體
海
灘
，
作
了
二
人
生

平
一
次
天
體
裸
泳
。

後
來
有
數
張
兩
大
國
際
巨
星
美
人
互
拍
的
三

點
式
泳
裝
照
沖
晒
出
來
，
林
青
霞
最
近
也
翻
出
來
刊
登

過
，
至
於
她
倆
同
時
互
拍
過
的
雙
方
上
下
赤
裸
照
，
則
因

二
人
沒
有
私
家
黑
房
，
不
敢
拿
出
外
沖
晒
，
此
一
事
、
阿

杜
就
蒙
上
了
千
古
奇
冤
。

因
為
同
此
時
期
兩
人
都
互
知
最
能
談
得
心
事
，
也
最
能

代
守
秘
密
的
知
己
，
也
是
唯
一
知
己
便
只
有
阿
杜
，
那
時

本
人
是
名
攝
記
，
也
有
私
家
黑
房
，
兩
人
都
分
別
交
來
各

一
卷
菲
林
，
叮
囑
阿
杜
悄
悄
沖
晒
出
來
，
然
後
分
別
把

﹁
作
品
﹂
秘
密
交
給
她
們
，
千
祈
千
萬
絕
對
不
可
外
洩
半

張
，
否
則
俺
就
是
千
古
罪
人
，
絕
對
死
罪
。

記
得
接
過
兩
者
各
自
交
來
之
菲
林
時
，
阿
杜
出
差
在
台

北
，
為
求
小
心
把
菲
林
密
藏
於
大
行
李
篋
之
秘
角
，
用
金

屬
錫
箔
包
緊
︵
怕
行
李
過
機
場
X
光
會
輻
射
報
廢
︶，
然

後
輾
轉
帶
返
港
，
又
剛
好
嘉
禾
搬
廠
又
搬
寫
字
樓
，
行
李

移
來
轉
去
，
後
來
那
兩
卷
菲
林
足
足
翻
箱
倒
篋
，
尋
了
一

年
也
尋
不
㠥
下
落
，
只
好
分
別
向
兩
大
美
人
耍
賴
﹁
不
知

你
們
是
否
太
過
不
小
心
把
走
了
光
的
菲
林
交
給
我
﹂，
結

果
三
方
都
死
無
對
證
，
兩
大
美
女
都
以
為
我
是
﹁
獨
吞
珍

藏
﹂
不
肯
再
拿
出
來
。
幸
好
的
是
兩
大
美
人
赤
裸
照
事
後

十
年
果
然
沒
有
半
張
洩
漏
外
出
，
即
使
是
俺
這
好
友
騙
了

她
們
也
真
的
成
了
永
遠
的
人
間
秘
密
，
而
兩
美
人
只
有
心

中
狐
疑
，
咱
也
沒
有
對
不
住
良
心
，
不
過
此
事
迄
今
也
成

為
本
人
的
千
古
奇
冤
。

千古奇冤
阿　杜

杜亦
有道

現
在
，
美
國
空
軍
的
先
進
飛
機
都
是
隱
形
戰
機
。
敵
方
的

雷
達
沒
有
辦
法
發
現
它
，
它
卻
能
利
用
高
級
的
雷
達
技
術
鎖

定
了
對
手
戰
鬥
機
，
搶
先
把
其
擊
落
。
一
兩
百
公
里
之
外
，

就
可
以
殲
滅
對
手
。

中
國
科
學
院
王
小
謨
院
士
，
就
是
中
國
的
預
警
機
之
父
，

他
提
出
中
國
預
警
機
技
術
發
展
路
線
圖
、
主
持
研
製
出
中
國
第
一

代
機
載
預
警
系
統
；
他
笑
言
自
己
是
工
程
師
，
致
力
於
將
工
程
中

的
複
雜
問
題
簡
單
化
；
他
先
後
培
養
出
十
八
位
元
中
國
預
警
機
系

統
或
雷
達
系
統
總
設
計
師
。
中
國
現
在
的
技
術
發
展
力
量
，
已
經

放
在
先
進
科
技
企
業
裡
，
利
用
企
業
推
動
高
科
技
的
發
展
，
首
先

滿
足
軍
用
，
然
後
轉
化
為
民
用
，
所
以
經
濟
效
益
很
好
。

二
○
○
九
年
十
月
一
日
，
新
中
國
六
十
周
年
國
慶
閱
兵
式
上
，

由
王
小
謨
主
導
研
製
的
預
警
機
作
為
領
航
機
型
，
引
領
機
群
，
米

秒
不
差
飛
過
天
安
門
廣
場
。
這
標
誌
㠥
中
國
預
警
機
事
業
實
現
跨

越
式
、
系
列
化
發
展
並
進
入
國
際
先
進
水
準
行
列
。

中
國
曾
經
向
以
色
列
洽
購
預
警
飛
機
。
當
美
國
發
現
之
後
，
立

即
全
力
向
以
色
列
施
加
壓
力
，
禁
止
以
色
列
對
中
國
出
售
武
器
和

軍
事
技
術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王
小
謨
對
機
載
預
警
雷
達
規
劃
、
實
施
關

鍵
技
術
攻
關
，
他
首
先
提
出
了
大
圓
盤
背
負
式
三
面
有
源
相
控
陣

新
型
預
警
機
方
案
。
中
國
自
主
研
製
成
功
空
警2000

、
空
警200

兩

型
預
警
機
，
創
造
出
世
界
預
警
機
發
展
史
上
九
個
第
一
，
突
破
一

百
餘
項
關
鍵
技
術
，
累
計
獲
得
重
大
專
利
近
三
十
項
，
在
眾
多
關

鍵
技
術
指
標
上
超
過
世
界
上
最
先
進
的
預
警
機
主
流
機
型
，
是
世

界
上
看
得
最
遠
、
功
能
最
多
、
系
統
集
成
最
複
雜
的
機
載
資
訊
化

武
器
裝
備
之
一
。
這
種
雷
達
的
優
點
就
是
信
號
集
成
的
效
率
很

高
，
可
以
即
時
以
電
腦
數
字
技
術
，
測
探
到
對
方
飛
機
的
位
置
和

飛
行
軌
道
，
並
且
可
以
同
時
指
揮
艦
隻
和
飛
機
把
對
手
的
大
批
戰

機
擊
落
，
可
以
說
，
預
警
機
就
是
空
中
戰
鬥
指
揮
中
心
。

美
國
為
什
麼
要
挑
起
釣
魚
島
、
黃
岩
島
的
領
土
糾
紛
？
為
什
麼

鼓
勵
日
本
和
菲
律
賓
對
中
國
叫
陣
？
美
國
是
判
斷
中
國
還
沒
有
出
海
作
戰
的
能

力
，
中
國
軍
隊
還
是
以
陸
地
為
主
的
防
禦
的
軍
隊
。
沒
有
想
到
，
中
國
有
了
預

警
飛
機
之
後
，
就
可
以
把
戰
鬥
指
揮
部
延
伸
到
離
開
岸
邊
兩
千
公
里
的
海
上
，

組
織
海
面
上
的
戰
機
戰
鬥
和
艦
隊
戰
鬥
。
這
是
一
個
軍
事
水
平
的
大
跨
越
。
美

國
軍
事
包
圍
中
國
，
在
亞
太
地
區
軍
事
緊
張
局
勢
日
益
加
劇
的
情
況
下
，
中
國

的
預
警
飛
機
顯
得
非
常
重
要
，
說
明
中
國
完
全
有
能
力
有
效
對
抗
美
國
所
有
的

偵
察
機
，
並
且
為
陸
地
上
的
導
彈
部
隊
打
擊
美
國
的
航
空
母
艦
起
㠥
導
航
的
作

用
。 預警飛機的關鍵是雷達技術

范　舉

古今
談

那
顆
鈕
扣
在
︽
一
代
宗
師
︾
中
多

次
出
現
，
是
﹁
念
念
不
忘
，
必
有
回

響
﹂
的
印
證
。
不
管
葉
問
保
留
大
衣

的
一
顆
鈕
扣
的
真
正
原
因
為
何
，
都

是
代
表
他
對
一
個
人
或
某
樣
事
情
的

惦
記
和
執
㠥
。
這
個
意
象
令
我
想
起
美
國

劇
作
家
田
納
西
．
威
廉
斯
舞
台
作
品T

he
E
ccentricities

of
a
N
ightingale

︵
港
譯

︽
請
你
愛
我
一
小
時
︾︶。
劇
中
女
主
人
翁
艾

瑪
的
姨
母
拚
死
衝
入
火
場
拯
救
丈
夫
不

遂
，
只
能
緊
緊
抓
㠥
他
的
一
顆
衣
扣
而

逝
。
這
顆
衣
扣
就
是
她
的
永
恆
，
也
如
希

臘
神
喻
般
啟
示
了
艾
瑪
：
﹁
有
的
人
在
死

的
時
候
是
不
會
一
無
所
有
的
。
﹂
於
是
，

她
向
心
上
人
表
白
，
請
他
愛
她
一
小
時
，

那
一
小
時
就
是
她
的
永
恆
。

︽
一
︾
片
的
葉
問
、
宮
二
和
一
線
天
又

使
我
想
起
動
畫
︽
超
能
特
工
隊
︾
和
電
影

︽
少
林
足
球
︾。
︽
超
︾
片
的
主
角
一
家
都

是
各
有
異
能
的
超
人
，
卻
不
為
這
個
庸
人

當
政
的
社
會
所
容
，
只
得
在
芸
芸
眾
生
中

蟄
伏
偷
生
。
別
人
看
此
片
都
看
得
哈
哈
大

笑
，
在
我
眼
中
看
到
的
卻
是
一
個
悲
劇
。
︽
少
︾
片

的
英
雄
無
用
武
之
地
的
寓
意
更
加
明
顯
。
管
你
六
名

師
兄
弟
個
個
身
懷
絕
技
，
功
夫
在
商
業
社
會
中
若
沒

有
經
過
重
新
包
裝
定
位
原
來
是
沒
有
市
場
的
。
四
師

弟
周
星
馳
問
當
洗
碗
工
人
的
二
師
兄
﹁
你
明
明
倒
屎

倒
得
好
地
地
，
做
乜
要
轉
行
洗
碗
呢
？
﹂
更
觸
動
我

的
神
經
。
二
師
兄
是
旋
風
地
堂
腿
傳
人
，
在
慣
於
為

口
奔
馳
的
四
師
弟
眼
中
卻
覺
得
師
兄
有
一
份
倒
夜
香

的
職
業
已
是
不
錯
，
這
是
多
麼
可
悲
的
事
情
。

這
就
解
釋
了
為
何
葉
問
說
他
生
命
中
第
一
座
山
是

生
活
。
英
雄
除
了
怕
病
來
磨
，
更
怕
生
活
來
磨
。
管

你
們
位
位
都
是
一
代
宗
師
，
為
了
生
活
，
葉
問
教

拳
，
宮
二
當
了
大
夫
，
一
線
天
開
了
理
髮
店
。
宮
二

在
國
術
街
上
看
見
整
條
街
掛
滿
了
拳
館
、
國
術
館
的

招
牌
，
驚
訝
地
問
：
﹁
這
裡
不
就
是
一
個
小
武
林

嗎
？
﹂
她
至
此
才
覺
悟
到
她
心
目
中
那
種
超
凡
入

聖
、
不
食
人
間
煙
火
的
武
林
原
來
並
不
存
在
，
武
林

和
武
俠
都
是
他
們
自
我
浪
漫
的
想
像
，
生
活
才
是
他

們
的
最
大
對
手
。

看
來
︽
一
︾
片
的
片
名
是
漏
寫
了
一
個
問
號—

—

︽
一
代
宗
師
？
︾
了
吧
？

《一代宗師》的聯想
小　蝶

演藝
蝶影

從
前
在
多
倫
多
周
邊
上
課
，
那
附
近
地

理
環
境
叫Snow

B
elt

，
冬
來
雪
多
且
猛
，

W
aterloo

、L
ondon

，
甚
至G

uelph

冬
天

雪
密
。
遇
雪
暴
，
不
用
上
課
當
然
舉
手
稱

慶
，
求
之
不
得
！
只
怕
大
雪
出
門
遠
行
受

影
響
，
大
眾
一
片Shit

Shit

聲
，
雪
變
屎
，
可
想

多
討
厭
。

憑
記
憶
，
倫
敦
、
荷
蘭
、
比
利
時
及
法
國
西

北
沿
海
地
區
過
去
不
常
雪
暴
，
一
般
雪
降
下
即

溶
。
都
說
地
球
氣
溫
上
升
，
但
過
去
幾
年
冬
天

前
來
過
聖
誕
及
新
年
都
見
濃
重
降
雪
，
交
通
嚴

重
受
阻
，
情
況
厲
害
。

昨
天
下
了
一
日
一
夜
雪
，
希
斯
路
機
場
超
過

四
百
航
班
取
消
或
誤
點
，
不
少
乘
客
在
機
艙
乾
等
五
、
六

小
時
，
最
終
機
組
人
員
夠
鐘
下
班
，
乘
客
還
需
自
己
找
酒

店
住
宿
，
電
視
上
受
訪
苦
主
不
少
是
飛
香
港
乘
客
！

雖
然
趁
雪
打
消
入
城
計
劃
，
就
地
遊
格
林
尼
治
公
園
及

泰
晤
士
河
並
伊
利
沙
伯
一
世
舊
時
居
所
格
林
尼
治
宮
變
身

而
成
的Q

ueen
,s
H
ouse

博
物
館
，
看
古
老
藏
畫
，
再
看
美

國
一
代
攝
影
宗
師A

nsel
A
dam

s

大
型
展
覽
更
享
受
了
好
幾

個
小
時
冰
天
雪
地
琉
璃
世
界
，
可
是
一
步
一
驚
心
，
就
害

怕
明
日
星
期
天
清
晨
飛
往
法
蘭
克
福
的
航
班
受
阻
！
一
子

錯
，
滿
盤
皆
落
索
！

接
不
上
法
蘭
克
福
至
香
港
，
便
接
不
上
香
港
至
曼
谷
，

隨
後
緬
甸
仰
光
的
行
程
也
相
應
受
阻
。

朋
友
不
斷
安
排
重
整
行
程
，
最
終
決
定
坐E

urostar

到
布

魯
塞
爾
，
然
後
停
泊
靠
近
荷
蘭
小
城
一
夜
，
次
天
開
車
直

奔
法
蘭
克
福
機
場
，
本
來
一
應
倫
敦
會
友
晚
飯
全
數
取

消
，
望
天
打
卦
，
在
這
種
被
天
氣
影
響
行
程
的
情
況
下
，

這
意
思
最
貼
切
。

過
得
了
歐
陸
不
表
示
一
切
回
到
正
常
，
原
應
晚
上
十
時

到
達
布
魯
塞
爾
的
歐
洲
之
星
列
車
，
因
雪
太
猛
，
延
至
午

夜
才
來
到
。

次
日
，
從
比
利
時
靠
近
荷
蘭
南
部
小
城G

enk

開
車
到
法

蘭
克
福
機
場
，
如
若
正
常
情
況
少
於
三
個
小
時
必
達
，
乘

中
午
十
二
點
四
十
五
分
開
至
香
港
的
國
泰
航
班
，
早
上
八

時
開
車
正
好
。
問
題
是
才
出
城
，
大
雪
紛
飛
，
根
本
不
可

能
開
下
去
。
改
行
程
，
趕
到
最
近
的
德
國
小
城A

cchen

搭

乘
火
車
，
幾
經
轉
接
才
趕
抵
機
場
，
還
有
不
到
四
十
五
分

鐘
便
起
飛
，
還
好
去
電
國
泰
航
空
要
求
特
別
等
候
才
得
過

關
。
在
歐
洲
各
個
機
場
平
均
每
天
取
消
五
百
至
一
千
班
航

班
情
況
下
，
只
是
晚
點
兩
小
時
得
以
飛
回
香
港
的
運
氣
，

總
的
來
說
真
是
萬
幸
！

雪 困
鄧達智

此山
中

前些日子一位朋友去參加兵團戰友聚會。幾百
人的聚會，包了一個大餐廳，實行AA制，每人交
100元錢。他回來說，吃得那叫一個豐盛！十人一
桌的席上，擺滿了雞鴨魚肉：巨大的紅燜肘子，
大盆的冷醬肉，整隻的香酥雞，大條的清蒸魚等
等一一上來。在物價節節高昇的當今還能搞出這
樣的席，簡直太實惠了，據說是托了人。可惜人
們的肚子有限，吃到最後很多菜都剩下了，只得
號召大家積極打包，可還是有很多沒被帶走的剩
菜，直接倒進了泔水桶。
這樣的情形北京人見慣不怪，可移民他國回來

探親的人卻是看不慣了。某次中學同學在一家高
檔餐廳聚會，因為顧了說話顧不了吃飯，剩下很
多菜基本沒動。多數同學熟視無睹地離開了，一
位移民某發達國家回國探親的女同學，卻站在桌
邊久久不願離去。她戀戀不捨地說：瞧，這些魚
和肉還都是好好的，多麼可惜呀！於是她要來了
餐盒開始打包。在她的感召下，沒走的同學把剩
菜都打了包帶走。同學說，在國外，人們吃飯時
都非常節儉，外出就餐也是吃多少要多少。如果
吃完飯剩下一桌子的菜，別人就會認為你沒有教
養。
曾有朋友請吃過日本飯。都是極小的碟子，裡

邊裝㠥極小份量的菜，有的僅是幾顆毛豆。吃主
食的時候，一大碗米飯，澆上一勺大醬湯，連飯
帶菜都吃下去，肚子也就飽了。吃完飯，桌上不
會有什麼剩菜。雖然份量小，可是貴得驚人。中
國人去發達國家探親訪友，常感歎人家請客的簡
單，那樣的請法要是放在中國，就會被當成對客
人的不敬。
有北京人嘲笑韓國人：請客端上來一點點東

西，都要鄭重其事地說：很貴的！北京人家飯桌

上幾乎天天有的紅燒肉，據說韓國人要過節或是
請客時才能吃到。烤肉與唱卡拉OK，就讓韓國人
覺得很幸福了。有個在涉外單位上班的女士說，
單位來談業務的韓國客戶，對招待的要求不過
是：去餐廳喝個小酒，吃個紅燒肉。
中國人請客吃飯，如果不要滿滿一桌子菜，桌

上不剩下些什麼，似乎就不夠體面。最近一位在
北京工作的外國人總結北京民俗時，就特意提到
一條：請人吃飯時務必不能把盤子都吃空！
中國式飲食之所以鋪張，中心思想是要面子。

雖然當代中國的社會價值觀早已多元化，可不少
人依然固執地認為：飯桌的豐盛度，是體現慷慨
的最佳方式。他可能不捨得犧牲半個小時為你做
一件很重要的小事兒，卻願意在飯桌上用豐盛的
食物來找補。最累的是朋友間的輪流請客：一個
比一個叫的菜多，一個花費比一個高，似乎深厚
的情誼，就體現在那些油汪汪的盤子之間。若是
輪到你請客就叫兩碗麵一個涼菜，那在圈子中就
徹底沒了面子，落個「不會為人」的話把兒。
中國式飲食，大概頗受皇家風範影響。清代王

朝最後的專制者慈禧，每頓飯得上幾百個菜；最
後一任皇后婉容的一頓早餐，也要上爐肉冬瓜、
紅燒魚翅、鴨條海參、乾炸肉等十幾道菜，以及
肉包子、鹹油炸果等十幾種主食。沒有廣闊的盤
子，就體現不出皇家的排場。
專制皇帝掌握㠥百姓的生存權，自然可以任意

揮霍百姓血汗，若是君主立憲國家的皇室這麼排
場，早就受到納稅人的強烈抗議，找上一堆麻煩
了。可惜一百年之後，一些北京百姓似乎還沒有
擺脫皇家進食遺風之影響。於是吃飯文化有時就
演變成為「暴食文化」。北京人推崇的滿漢全席，
就是以肉菜豐盛著名的。

中國人對席面排場的追捧，與對飢餓年代銘心
刻骨的記憶也有關係。不久前上演的《1942》，慘
烈得讓年輕人不敢正視。1958年前後的那場飢
餓，也讓存活下來的老人們依然歷歷在目。脆弱
的社會環境，讓「吃飯」這件事兒，無比敏感而
神聖。現在多數人無衣食之憂了，可那種對飢餓
的恐懼，還是深深藏在內心深處。
老一代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餐餐不吃得酒足

飯飽，就得營養不夠。一位老太太素有慷慨之
名。疼愛孩子的方式，就是拚命把飯桌搞豐盛。
她家吃飯，就是一碗溜丸子，也得冒㠥尖端上
來。自己採買不過來，兒女買來的食物全部報
銷。結果把兒女培養成購物狂，還養出了一桌子
吃閒飯的浪當子，這些人後來都沒有什麼出息。
因為吃得過飽過好，中國的胖子正在迅速增

多。很多小伙子剛剛30歲，就有了啤酒肚，失去
了健美的身材。肥胖，讓脂肪肝、糖尿病、血壓
高等慢性病的發病率也快速向低齡化發展，結果
造成很多年富力強者的猝死。中國式飲食除了過
於豐盛之外，也過於油膩。
北京街頭餐館盛行的口水
魚、煮肥腸、涮肉，以及麥
當勞、肯德基等洋快餐，在
飽口福的同時，也可能毀了
你的健康。
人們吃得太多太好，不得

不快速生產動物來供應餐
桌。過去豬一年出一欄，現
在一年出兩欄半；過去的溜
躂雞至少半年之後才能吃，
現在40多天就上了餐桌。至
於其他動物的肉，也都得用
各類化學藥物來催長。所
以，在吃進豐盛的食物同
時，也吃進了更多有毒物
質。
其實，我們完全不需要吃

得那麼多。北京人自己家裡開出的日常伙食，也
是很簡單的。夏天，就是一碗炸醬麵。一斤麵
條，兩根黃瓜、一碗醬就解決了問題。冬天，則
是永遠的白菜豆腐。北京人的口頭語是：白菜豆
腐保平安。一位靈巧的家庭主婦，能把一棵白菜
變為很多可口的菜餚：芥末墩兒、酸白菜、大菜
糰子等等，都是營養豐富的傳統家庭美食。當
然，如果用來招待客人，她就會覺得寒酸了。
對食慾的過分放縱，對吃飯「場面」的過分追

求，難以帶來積極的精神。科學證明，少吃，是
重要的養生之道，少吃才能長壽。什麼是好的飲
食？個人認為，清淡，簡單，易於製作，是主要
的標準。如果有一天，北京人外出就餐，也能遵
守這樣的原則，不僅能減少健康隱患，且能減少
大量消費帶來環境生態危機。
今年春節的同學聚會有人提議，咱們就來個健

康食譜：玉米麵貼餅子、熬雜糧粥、炒小鹹菜如
何？立即受到大家的歡迎。改掉中國式飲食大吃
大喝的陋習，任重而道遠。

中國式 飲食

■國人請客吃飯，普遍講排場愛面子，鋪張浪費嚴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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